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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于 1972 年发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的

内涵进行了界定，其中包含从科学角度出发对世界遗产的评价。世界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科学

方法与科学精神，值得深入挖掘与传播。在对国际相关文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

成分进行了界定，并选择我国部分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实地调研，掌握了世界文化遗产当前的科普现状，进一

步论述了世界文化遗产各项价值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世界文化遗产科学价值与其他价值深度融合的科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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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通

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将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和

自然遗产两类，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

筑群和遗址三大类型 [1]。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与

科技进步的见证，世界文化遗产既包括本体

丰富的科学原理与技艺水平，又蕴含其与周

围环境、人居社区、社会文明等相结合的科

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且知名度高、

接受面广，围绕其开展科普工作可与文化传

播相得益彰。

科普是指利用各种传媒渠道，以简明、

浅显、易于大众接受、理解和参与的方式传

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

应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思想、科

学方法、科学精神也蕴含其间 [2]。因此，若能

借助当地外显的历史文化效应，对世界文化

遗产所蕴含的各项科学价值予以充分挖掘与

传播，在更加生动与广泛的场景下将其传播

给大众，可为科普工作开阔新的视野，有助

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1 世界文化遗产系列标准中的科学价值取向
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开展科普工作，首先

要明确世界文化遗产客观层面所蕴含的科学

价值。价值评估在世界遗产保护中一直属于

核心内容。美国学者施穆茨（Schmutz）和艾

略特（Elliott）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制定的

一系列有关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或法规，往

往会产生高度合理化和科学化的强调，因此

具有普遍适用性 [3]。在一系列国内外有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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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标准或政策中，均体现了科学价值在

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

1979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发布《巴拉宪章》（Burra 

Charter）指出，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对

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人们具有美学、历史、

科学、社会和精神价值 [4]。

世界文化遗产《操作指南》中提出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应达到十项标准。其

中标准Ⅲ提出，在一段时期或世界某一文化

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

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标准Ⅳ提出，世界文化遗产

应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

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

重要阶段”[5]，是建筑领域的杰出范本与典型

之作，具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

2005 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 15 届

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提出，不同规模的

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其重要性和独

特性在于它们在社会、精神、历史、艺术、

审美、自然、科学等层面或其他文化层面存

在的价值 [6]。2015 年，由国家文物局推荐、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组织制

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规定，文

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

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7]。由此可见，

科学价值是国际标准中评判遗产地“文化重

要性”的重要维度，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是必

不可少的重要价值之一。

遗产地的科学价值在国内的一些研究中

也有所强调。如陈耀华等提出，科学价值与

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共同构成了

世界遗产的本底价值 [8]。因此世界文化遗产在

利用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等的

同时，也应注重科学价值的挖掘。如何依托

遗产地已有的历史文化氛围，将科学价值与

其他各类价值充分融合，探索出创新、有效

的科普路径，是本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

2 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构成
世界文化遗产存在科学价值已得到公认，

但具体存在哪些科学价值？综合世界文化遗产

相关标准的阐释，本文将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

价值概括为三类，包括科学方法或技术手段、

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

2.1 科学价值的基础：科学方法或技术手段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提到，科学

价值是指文物古迹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和科学

技术成果本身或创造过程的实物见证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实体，是人类文明进

程中各种营造活动所创造的一切实物，遗产

的一系列建筑元素（如建筑结构、建筑材料、

营造方式等）本身就包含着极高的科学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在其建造之时就融入了丰

富的科学方法，而这些科学方法时至今日仍

被借鉴与传承。以中国古代建筑与生活器具

中常见的榫卯结构为例，榫卯是“榫头卯眼”

的简称，在中国传统木工中用于连接多个木

质构件，使整体结构稳定（见图 1）。“榫”指

的是木质构件中凸出的部分，而“卯”指的

是木质构件中凹入的部分，相应尺寸的“榫”

和“卯”可以拼接起来，使榫头插入卯眼之

中，如此即可将构件之间紧密连接。而根据

榫卯构造的不同，在千百年间的建筑实践中

也派生出诸多分类，如公母榫、直榫、燕尾

榫、馒头榫、搭扣榫等类型，用于不同的建

筑结构 [9]。榫卯结构的运用在中国古建筑中随

处可见，复杂精巧的斗拱、横梁，对于建筑

结构而言，以榫卯结构相连接的建筑构件经

久耐用，且由于榫卯结构的半刚性连接（既

能发生转动又能承受弯矩），可以在承重的

同时允许一定程度的形变，在遭遇地震等灾

害时，榫卯连接的建筑结构通过形变产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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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抵消一定的能量，因此也起到抗震的作用。

除此之外，由于中国传统建筑采用木材为主

要建材，使用榫卯连接各种构件，而木材作

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其造成的能源消耗或环

境污染均低于现今的钢混建材，因此也有着

低碳清洁、环境友好的优点。榫卯结构在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古建筑群中随处可见，可谓

我国古代建筑科学的重要体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列入了中国传统木结

构建筑营造技艺，如北京故宫的官式古建筑

营造技艺、西递宏村的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和徽州三雕、福建土楼的客家土楼营造技

艺等 [11]。世界文化遗产中的这些科学方法与

技术手段，体现出古人在特定物质与知识环

境下认识自然、发明技术、支撑自我生存与

发展的智慧，是其科学价值的底层部分。

2.2 科学价值的延伸：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

在世界文化遗产古建筑的规划、布局与

建造过程中所体现的设计思想与人文观念，

虽在空间意义上不具备其实体，但对世界文

化遗产的建造与形成具有指导性意义。作为

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科学价值拓展了以科

学知识为底层的价值边界，延伸了世界文化

遗产的科学内涵。

科学思想是基于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实践

所提炼的一种观念的结晶 [12]，对事物的创造

图 1  宋书《营造法式》中由榫卯连接的建筑构件 [10]

与发展具有导向性的作用。例如，对称思想

与和谐思想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体现较为突

出。对称作为一种数学思想，在几何及空间

设计方面有着大量应用，同样也体现在古建

筑的规划、布局与形态上。最为典型的案例

是 1987 年作为中国首批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北京故宫，由于封建礼制文化的影响，

故宫的空间规划遵循着严格的轴线布局与中

心对称。在西方建筑中这一思想同样也有所

体现与应用，如被誉为古希腊建筑艺术巅峰

之作的帕特农神庙，在建筑外形的设计中也

遵循这一思想；和谐思想中的“和谐”指的

是一种上下和谐、内外有序的状态，协调不

同的事物或矛盾，并使之平衡。如 2000 年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都江堰，是全世界迄今历

史最久且仍在使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其规划

选址、工程布局等方面均蕴含了极高的科学

价值 [13]，也体现了人类合理利用自然、改造

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思想。

科学精神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

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是科学超越其自然科学本体，进而实现其文

化职能的重要形式。吴国盛认为，科学精神

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源于古希腊，超越了科学

知识的实用性和任何功利的考虑，是一种纯

粹指向科学本身的精神气质，如理性、求实、

创新精神等 [14]，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创造过程

中不可或缺。

2.3 科学价值的延续：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科学价值的第三层内涵是

其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在现代科学技术助

力下，科学价值在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

得到了新的研究与应用，由此也为其带来了

新的生命力。

在科技考古领域，通过对遗产展开深入

的发掘与研究，使世界遗产科学价值在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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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得以更新或存续。例如，运用空间信

息技术对京杭大运河的考古工作，发掘了因

年代久远而被破坏的分水枢纽工程遗迹，为

大运河工程技术提供了考古意义上的科学阐

释 [15]；运用同位素考古、激光测年、微观形

态分析、高光谱分析等一系列考古技术，可

以对文物的年代、产地、制作工艺、保存现

状等进行深入研究，进而让世人更加细致地

了解到其中的科学价值。文物保护领域则利

用相关技术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修复与还

原，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原真性。有研究将高

分子材料应用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保护，并

考察了不同来源的材料对壁画修复工作科学

性与质量的保障 [16]。

3 当前世界文化遗产科普的现状及问题
本研究选取了西递宏村、平遥古城、福

建土楼、开平碉楼四个世界文化遗产古民居

建筑群作为样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调研，

包括当地科协、世界遗产办公室、文物保护

部门、传媒部门以及旅游管理部门等，并访

谈当地科普工作的相关现状。以下从科普场

馆与展品、科普旅游与活动、科学教育与传

媒三个方面展开，梳理当前世界文化遗产的

科普现状与问题。

3.1 科普场馆与产品：世界遗产特色缺失

科普展馆、流动科技馆、科普活动场地

以及科普展品等设施条件是科普主体硬件水

平的反映，是保障科普工作开展的常规机制。

当前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科普场馆建设不

完备，科普产品缺乏世界遗产特色。

部分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科普硬件设

施尚不完备。在调研地，西递宏村所在的安

徽黟县和开平碉楼所在的广东开平都尚未建

设实体科技馆，其中黟县科技馆尚处于规划

阶段（见表 1）。

遗产地科普产品未能充分结合世界文化

遗产的优势与特色，相关产品多以当地特色

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与内容，

如西递宏村所在地的徽派雕刻、平遥古城的

彩塑技艺、推光漆器等手工艺品。此类产品

在市场上较为多见，也受到消费者欢迎，但

并未突出其科学价值与内涵，未能有效传递

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科普价值。

3.2 科普旅游与活动：从业人员专业性匮乏

科普旅游是科普与旅游相结合而产生的

新兴旅游方式，研学则是以中小学生为对象，

与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世界文

化遗产作为知名度高、客流量大的旅游目的

地，开展科普旅游与研学活动是一种较为有

效的科普路径。

在这一方面，相关从业人员专业性匮乏

的问题较为突出。景点导游本身对文化遗产

的科学价值认识与了解不足，自身欠缺一定

的科学素养，因此在旅游导览中，无法通过

导游词传播科普内容。考察遗产地导游在解

说词中的科学性，发现大部分导游词对于当

地古建筑建筑结构或布局的解释主要以神话

传说、历史故事等角度展开，欠缺对其中科

学内涵的挖掘与普及。这一环节的缺位对遗

产地科学价值的传播造成了阻碍。

3.3 科学教育与传媒：渠道与方式偏传统

在当前国内以公众理解科学为目标的科

普阶段，科学教育与传播体系的建设尤为重

要。这一体系的构建主要通过科学教育与公

众传播两条路径。

在科学教育方面，除研学旅游之外，主

表 1  调研地科普展馆建设情况（以县级单位为统计对象）

世界文化遗产地
福建土楼

平遥古城

西递宏村
开平碉楼

当地科普场馆情况
永定区科技馆
平遥中学科技馆、奇幻宫、中医药
养生博物馆、推光漆器展览馆等
黟县科技馆（规划中）
尚未建设实体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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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察遗产地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辅与校本课

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 的 开 发 与 使 用

情况。校本课程指学校自主开发的课程。不

同于国家课程，校本课程由学校自主制定，

以适应本地教育现状与需求。世界文化遗产

所在地的教育机构应结合当地的遗产特色，

开发相关的科学与文化课程，而这两者在遗

产地中小学科学课程中的开发与应用都较为

少见，课程设计亦极少涉及与世界文化遗产

相关的科学内容。

此外，从公众传播角度看，科普内容的

传播渠道也较为传统，其深度和广度均有待

提升。参与调研的遗产地主要通过科普布展、

科普讲座、宣传单页、报纸、广播、电视等

传统渠道与方式展开各类宣传，且多为自上

而下的宣教式科普，缺少与民间的对话与互

动。宣传内容也较偏向于遗产地的历史文化、

风景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而从科

普角度展开的报道仅限于防火、防腐等文物

保护知识宣传。例如，平遥古城在宣传上着

重于平遥的历史典故与当地彩塑、推光漆器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极少以明清时期北方

民居的建筑科普知识作为传播内容。

4 探索世界文化遗产科普的融合路径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特别强调了“突

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这一概念，而在其《操作指南》中也提出了

“突出的普遍价值”的 10 条评估标准，覆盖了

社会、历史、艺术、美学、精神、生态等多

项主要价值类型，如果某一遗产符合其中的

一项或多项标准，则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认定

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一系列国际与

国内相关标准与法规中，关于世界文化遗产

的价值论述基本相似，可以概括为 5 项主要价

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与精神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科普工作的核心在于科学

价值的传递，目的在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而科学素质除了要掌握科学知识外，还要理

解并应用科学方法，以及理解科学与社会的

关系。因此，科普工作应创新其路径，以公

众所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学内容，使

科普价值在与其他各项价值的融合中得以创

新发展。

在以上提及的各项价值中，科学价值不

仅可与其中之一相结合，也可与多项价值相

结合。其中，由于精神价值在科学与各项价

值的结合中都有所体现，因此本文不再单独

阐释。以下分别从产业、历史、艺术三个角

度出发，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科普的融合路径

进行探究。

4.1 科普的产业化路径：科普旅游与文化创意

产业

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主

要包括文化交流、文化传承、社会教育、产

业 发 展 等 部 分。 其 中 产 业 发 展 尤 为 外 显。

Dümcke 等认为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

值密不可分、相互关联，因此将与经济相关

的产业发展也归纳为其社会价值 [17]。郑念等

指出，基于科普产业发展的科普能力建设是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未来走向之一 [18]。因此，

世界文化遗产应将科学价值与以科普旅游和

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的产业化科普路径深度

融合。

在科普旅游方面，通过旅游的方式开展

研学活动、进行科学教育是广受欢迎的科普

形式。例如，山西平遥教育科技局联合平遥

古城景区管委会开展了研学旅游活动，开发

了平遥古城研学实践教材，主要以各地中小

学生为对象，围绕平遥古城及当地双林寺、

镇国寺古建筑群的建筑科技、传统技艺、传

统文化与民俗风情开展科普；福建龙岩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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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土楼景区也在景点周边设置了民居夯土技艺

的体验式科普活动。这一系列科普旅游活动均

反响良好，遗产地应充分挖掘与开发科普旅游

资源，做好科普价值与旅游元素的融合。

文化创意产业方面，Stuart 等将文化创意

产业定义为以创造力为核心，并通过创造和

利用知识产权发展经济与就业的活动，其范

畴涵盖广告、建筑、艺术、工艺品、设计品、

电影、音乐、电视、表演艺术、出版及软件

等方面 [19]。科普文创产品则是一种由科普资

源开发、能够体现科学内涵、传播科学文化

且便于交易的产品 [20] 。

工艺品属于文创产品，在遗产地市场上

也较为多见，但结合科普功能的工艺品则较

为少见。对此，应将当地建筑科技、传统技

艺等元素中蕴含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其特色文

创产品上，打造具有文化遗产特色的科普工

艺品，在体现其文化性的同时兼顾科学性。

如乐高（LEGO）曾推出以积木为载体的建筑

玩具，用户可以用积木搭建出一系列世界著

名建筑物，在趣味性之余培养了使用者的空

间思维，体现了物理概念与知识，具有一定

的科学教育性质（见图 2）。

科普游戏则属于文创产业中数字出版物

的范畴。Mortara 等曾在研究中探讨了严肃游

戏（serious games）在文化遗产教育领域的应

用现状 [21]。在博物馆等场景下，借助虚拟现

实技术，为玩家对文化遗产内容的学习与欣

赏提供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以实现其教

育目标。

在诸多具备科普功能的游戏案例中，最

为经典的就是“我的世界”（Minecraft）。“我的

世界”是由 2009 年成立的瑞典公司 Mojang 开

发的一款沙盒游戏，玩家可以利用各种材料方

块建造居住环境，充分发挥想象力打造各种

建筑物，吸引了一大批热爱建筑的玩家。其

中内容创作团队“国家建筑师 &Cthuwork”，

曾以 100 余人参与项目建造，历时 26 个月

在“我的世界”游戏中对故宫建筑群进行了

还原，包括外观布景和室内布局。该团队还

与西递宏村合作启动了“像素看中国”项目，

并以游戏元素等比还原了西递宏村的标志性

建筑物（见图 3）。

在移动端也出现了一些具备科普功能的

产品，如 APP“榫卯”，围绕古建筑中的榫

卯结构与传统建材进行了详细的展示与介绍。

该软件通过三维（3D）建模，展示了插肩榫、

夹头榫、抱肩榫、楔钉榫等 34 种经典的榫卯

结构，围绕“木”“器”“漆”“史”四个方面

分别介绍了传统建筑技艺中的木材、工具、

漆料与建筑史，画面精美、细腻，以“榫卯”

为核心，较为全面与直观地科普了传统建筑

知识与技艺（见图 4）。图 2  乐高出品的建筑积木玩具

图 3  在游戏《我的世界》中还原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和西递
注： 故 宫 图 片 来 源 于 http://img.18183.com/uploads/allimg/183/180126/
203-1P1261R308-50.jpg；
       西递图片来源于 https://mc-f.netease.com/forum/201907/16/101124r2
41184cef1ub2f8.png。

图 4  APP“榫卯”中对榫卯、木料与工具的展示与知识科普

世界文化遗产科普的融合路径探究 <<< 周荣庭    李    爽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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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科普的历史化路径：科技史、考古学研究与

数字化文物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展示了人类历史的某个重

要阶段，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文化遗产的建筑、物件、材料、布局生

活方式等，是历史价值的天然载体。例如西

递宏村所代表的徽派建筑，作为我国古民居

建筑的典范之作，其营造样式自宋代到明清

不断更迭演变，这既是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产

物，也是建筑科技发展史的见证。

在历史视野下探析世界文化遗产的科普

价值与路径，需要科学论证与回溯其科学技

术更迭演进的过程，并在做好文物保护与存

档的基础上加以利用与传播。因此，科技史、

考古学的相关研究与文物保护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交汇点。通过这

一科普路径，公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遗产

地文物的科学技术价值以及文物保护相关知

识，在走近历史的同时掌握科学。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大量古建筑与传统工

艺制品，其制作工艺和技术暗含着一定的科

学原理。这些传统工艺技术遗产有很多至今

依然处于活态，因此深入挖掘与论证其科学

价值并开展有效的科普工作，对其活态传承

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

是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路为指导并广

泛采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的交叉学科。在

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遗迹和遗物中，通过

考古技术可以发现和提取历史、文化、技术

与工艺信息，也可以更好地保护与保存这些

信息的物质实体与形态。由此衍生出文物材

料科学、文物保护新材料的研发与文物数字

化保护等相关研究。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指的是利用数字

化技术对现存的文化遗产进行采集、修复与

复原，在展示文化遗产原始风貌、保护文化

遗产的基础上有效传承、传播文化遗产的各

项价值。这一方面国内外亦均有相关研究与

实践。早在 2001 年，Pieraccini 等就对文化遗

产中的文物进行三维采集与数字化技术保护，

认为数字化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文化遗产领

域 [22]；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则使用激光扫描技

术精确记录了其全貌，收集了逾 10 亿个数据

点，并在 2019 年巴黎圣母院火灾后的修复中

得到了应用；在国内，有研究针对陕西兵马

俑进行 3D 重建，并利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文

物修复 [23]；故宫则在 2019 年 9 月与腾讯建立

合作，对 10 万件故宫文物进行高清影像采集，

包括纹理拍照与多维度建模复原等技术，从

而建设数字文物库，对文物信息进行更加有

效和全面的保存。

4.3 科普的艺术化路径：科普策展与数字媒体

世界文化遗产标准Ⅵ规定，世界文化遗

产“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

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

实质的联系”[24]。世界文化遗产本体中包含了

大量的艺术作品，建筑艺术与人文艺术在其

中汇聚，与此同时，艺术也成为科学的一种

表现形式。艺术作品偏向于从情感角度认知

科学内容，是主观、感官、感性和个人的理

解 [25]，而不是枯燥的灌输与居高临下的普及，

因此也正成为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广受欢迎

的方式 [26]。

将世界文化遗产的科普内容与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全景漫游、3D/4D

成像、全息投影、遥感测绘和激光打印等技

术相结合进行存档保护与艺术化呈现，以数

字媒体艺术创新科普策展的形式与内容，可

以增强体验者的沉浸感与交互感，更加深入地

理解科普内容。例如希腊世界基金会（FHW）

为促进希腊文化、历史记忆与传统的保护、理

解与传播，打造了沉浸式、交互式的虚拟考古

项目“穿越古米利都之旅”，通过 VR 技术重

建了虚拟的位于小亚细亚海岸的米力都古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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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并重现了古希腊奥运会的

盛况。此外还开发了互动式教育项目，如设置

了“橄榄油魔方”互动展览，游客可以与借助

VR 技术重建的橄榄油生产设施进行互动，了

解古希腊橄榄油的生产方式与步骤 [27]。

在国内，敦煌研究院曾于 2006 年成立

数字中心，常年与国内外高校进行合作，对

壁画进行摄影采集、数字化图像处理、定位

纠正与全景漫游等。敦煌莫高窟曾于 2014

年在兰州举办“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

字敦煌”展览，利用虚实结合的数字技术将

敦煌石窟的艺术精华呈现到公众面前 [2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新媒

体研究院也曾设计过一款以世界文化遗产为

主题的 AR 明信片产品，将徽派建筑中著名的

许国石坊以 AR 建模的方式呈现，使用者可

以通过操作移动设备终端，从任意角度观察

其建筑结构与细节，领略其建筑艺术（见图

5）。位于安徽歙县的许国石坊属于牌坊类建

筑，又名牌楼，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类型

之一，在古代常用于旌表取得科第、功勋的

士大夫或道德模范，在徽州古建筑中十分常

见。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 年），

四面八柱，是国内现存唯一的明代八脚牌楼，

被誉为“东方凯旋门”，从前后左右四个视角

观看，都遵循着严格的中轴对称，具有极高

的几何美学价值，而牌坊上遍布雕饰，技艺

精美，为徽派雕刻技艺的代表作。这种呈现

可以更加直观、仔细地展现其特色传统技艺

和建筑艺术价值。

5 结论
科普不仅要传播新兴科学技术，也需回

望来路。科学文明与科学文化是科技创新的

土壤与源泉，而科学与文化的交汇点则是科

普工作创新的突破口。充分挖掘世界文化遗

产的科学价值，保护、传播与传承历史悠久

又独具匠心的科学知识、技能、思想与文化，

可以使古老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新的价值维度

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可以更加

创新、更受欢迎的形式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反之，如果在科普工作中将科学价值与其他

价值因素孤立出来，则会使科普内容变得枯

燥与呆板，难以充分发挥科普工作的功效。

因此，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如何有

效转化为科普价值并促进科普事业发展，有

赖于其科学价值与其他价值的深度融合。大

部分国内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未能得到

深入挖掘与重视，其管理部门对其科学价值

虽有所认识，但如何充分利用世界文化遗产

的各方面优势来助推科普工作的创新与突破，

仍缺乏有效的思路。正确认识、充分挖掘、

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是世界文化

遗产科普工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应因

地制宜，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特色与优势

相结合，充分拓展思路与开阔视野，进而推

进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的创新和长效发展。图 5  徽派建筑“许国石坊”的 AR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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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promulga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 1972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which includes the consideration of world heritage from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contains a wealth of scientific thought，method and spirit which is worth digging and 
communication.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documents，this paper gives definition 
to the scientific value component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tells about field researches to some selections 
of Chin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furth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arying value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and proposes a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pproach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value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with other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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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antan Village，Hani and Yi 

Autonomous County, Jiangcheng City，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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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recent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is to cultiv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youth talent and running academic competitions is an approach to achieve that goal. 
However，there is yet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academic competitions conducted 
in China as well as what the factors relevant are.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644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s of academic competitions. The result of both 
descriptive and relevant analyses indicates that academic competitions held in China are working well 
in cultivating and selecting youth talent with high performance of scientific literacy. Several relevant 
factors are specified in fav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cademic competitions on different levels，which 
include way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competition，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winning awards 
and long duration of engage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academic competitions be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and further research be conducted as well.
Keywords：academic competitions；youth；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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